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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通常被理解为他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许多激烈批判资

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言论。这只是表现出他在某种特殊情形下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一方面的

认识，列宁还有更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设想和实践。他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

但也给我们积累了必要的经验。本文从列宁各个时期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述中，力求把握他关

于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和理想，总结了列宁首次实践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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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自由，是列宁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憧憬的一种新闻出版政策，因为他生长在沙皇俄国

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利，“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

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许可，它们就不敢刊载任何东西”，任何一种非官方许可的出版活动都被

看成是政治罪而受到惩罚。[1]列宁本人早期在国内从事的写作和报刊活动不得不处于秘密

状态，多次被沙皇警察破获而坐牢和流放。 
 

因此，列宁 1896 年在流放地起草的党纲中的 低纲领中就提出了实现政治自由（包括

出版自由）的九条具体目标。后来在 1899 年和 1903 年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

“绝对的出版自由”（又译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2]被列为党的 近的奋斗目标之一。

这种表述，直到 1917 年 6 月列宁为党的六大写的修改党章的材料，没有改动过，其行文是：

“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3] 
 

列宁 1896 年就实现政治自由的意义写道： 
 

“工人 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得政治自由，即争

取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

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4] 
 

二十多年后的 1917 年 9 月，即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再次谈到出版自由，他的定义是： 
 

“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5] 
 

这里面显然带有思想的连续性。为了全面理解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需要回顾他关于政

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的全部论述。 
 
 

一列宁十月革命前为什么赞扬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 
 
 

谈到列宁论西方国家的出版自由，给人们留下印象 深的，是他对西方出版自由的激烈

批判和几乎完全否定性的言论，列宁这方面的言论均是十月革命后发表的，当时新生的苏维



埃俄国被国际帝国主义包围，遭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而列宁十月革命前许多关

于西方国家的人民如何享有政治自由的话，几乎没有被人引证过。要全面理解列宁，就要了

解这方面的论述。在列宁的著作里，使用“政治自由”的频率比“出版自由”更多些，前者  
包含后者，通常是指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这六项自由权利。下面分国家举

例来看列宁对这些国家政治自由的评价： 
 

关于美国，“在美国，自由是 充分的”，“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

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6] 
 

关于英国，英国有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是世界上 富有、 自由和 先进的国家之一。”

[7] 
 

关于法国，“那里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

[8] 
 

关于德国，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9] 
  

关于瑞士，“瑞士人民直到现在还享受着和平幸福和较多的政治自由。”“整个国家制度

和国家管理机构方面 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10] 
 

关于比利时，“在比利时早就确立了巩固的立宪制度，政治自由早就成了人民的财富。

工人有了政治自由，就有了宽广的道路。”[11] 
 

正是借助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列宁得以在国外自由地出版党报和召开各种党的会

议。列宁赞扬西方国家政治自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彻底性，但一般情况下点到为止，

这种赞扬是以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作为对立面参照系的，因此是相对而言。 
 

如果注意他论述时的背景，可以发现大多是在谈到这种自由如何有利于工人运动时讲

的，其出发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论述出版自由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很相近。列宁认为：争

取出版自由“将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使阶

级斗争更自觉、更广泛地进行，使人民中 落后的阶层卷入斗争，教会他们学习政治，学习

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12] 
 

列宁肯定西方的政治自由，在认识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是

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他写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

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

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13]
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写的《国家与革命》，仍然持这个观点，他写道：“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

想象的 完全 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14] 
 
 

二列宁十月革命后为什么激烈批判西方的出版自由 
 



 
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在对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的偏见和

对其感到恐惧的氛围笼罩下，有意（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无意（出于追求耸人听闻的商

业目的）地配合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俄国国内白卫军的叛乱，散布了许多关于苏维埃俄国

和其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的谣言，即使报道了事实，多数也是片面的和带有明显偏见。

例如列宁取道德国回国直接参加斗争，竟被报道为他与德国当局有什么特别的关系。1921
年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总结了 近几年西方媒体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报道，列举了美国一个公

民团体的材料，指出：“这些人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把几个月来所有关于俄国，关于列宁

和托洛茨基逃跑，……他们逐日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被枪毙、被杀死的消息收集

起来（这些消息每天都一再出现）， 后，他们把它编成集子出版。”这种情况下，列宁只能

作出如下的结论：“同志们，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的报刊辛迪加----那里的新闻自由，

就是 99％的报刊都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展开了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进军。”[15] 
 

鉴于西方媒体对苏维埃俄国的全面诽谤，列宁这一时期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不得

不以揭露和批判为主。这种言词激烈的批判重复率较高，以致他在一封致英国工人的信里说：

“这一点我已经在报刊上解释过很多次，再来重复我已经感到很乏味了。”[16]在激动的情

况下人会有些冲动，这时的论述，可能不够冷静，话说得分寸上把握不当，但首先要理解列

宁，任何人处于那种情况下都要立即反击的。列宁当时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我们曾经

经常引用的，下面列举几段： 
 

“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

结果是使包括 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17] 
 

“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

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18] 
 

“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控

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19]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

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20] 
 

在这里，使用“一切”、“凡是”、“99％”或百分之百来说明问题是有些偏激的，如同列

宁以前讲得那样，西方出版自由条件下工人运动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活动空间，那里有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情工人运动的报刊，以及公共性质的非政治媒体。“民主制与

共和制愈发展，资本控制报刊愈无耻”，这样的论证显然不够妥当，如果推论下去，只能得

出民主制和共和制不发展反而更自由的谬误。 
 

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批判性定语，粗略统计有以下十几种：假的、虚伪透顶的、资

本对报刊奴役的、资本家的、富人的、制造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制舆论的、收买舆论的、收

买报刊的、贿赂报刊的、雇用下流作家的、毒化人民的、麻醉人民的、欺骗人民的、蒙蔽人

民的、愚弄人民的、转移人民视线的、玩弄老百姓的、图谋反对劳动人民的等等。这些判断

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应防止使用这样简单、独断的判断来分析具体报刊的具体报道，

不然可能会发生判断失误。 



 
从政治上看，列宁当时必须揭露和反击西方媒体对苏维埃政权的诽谤，这是捍卫新生政

权的必要措施。从思想上，列宁对西方资本统治媒体这一基本实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变化，  
即使在十月革命前，他也谈到过，只是当时的侧重点不在这方面，论述较少而已。 
 
 

三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基本思想：摆脱资本 
 
 

我们的思路常常固定在列宁肯定和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上，例如引证他于 1920 年写

的下面这段话，作为肯定出版自由的依据：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 19 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

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

斗争。”[21] 
 

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唯一写到的肯定西方出版自由的话，十月革命后其他列宁关于西方

出版自由的话，则成为我们现在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依据。其实，就在列宁写下上述肯

定性的话的同时，列宁也说了非常激烈的否定性的话。不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

后，列宁都是在承认出版自由这个口号的历史价值的意义上进行论述的，只是环境不同，前

者论述其进步意义时，溢美之词多些，后者论述时，分寸感较强。列宁在这里讲得很明白，

时间跨度是“中世纪末直到 19 世纪”，而他写这段话时已是 20 世纪初了。 
 

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前后是一致的。十月革命前的 1905 年，列宁评论各

种表现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时写道： 
 

“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

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们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

自由吗？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做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

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

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22] 
 

这可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唯一一次从根本上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从语言特征和论述

的思路看，与他十月革命后的论述是相同的，只是由于斗争的背景不同，俄国当时这种自由

也残缺不全，他首先要在政治上争取彻底的资产阶级自由，因而这方面的批判性论述很少讲。

列宁当时也谈到了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理想： 
 

“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

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

人主义。”[23] 
 

这里他谈到的四个“摆脱”，前两个属于自由的体制范畴，即解决封建专制对出版自由

的箝制、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对资本的依赖。后两个“摆脱”属于公民享有出版自由时的文明

水平问题。列宁当时还处于争取摆脱警察的压迫阶段，但是他想到了第二个“摆脱”，甚至



连道德范围的第三、第四个“摆脱”都作为理想提了出来。 
 

1917 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夕，第一个“摆脱”实际上实现了，当时列宁用对 1905 年革命

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即将爆发的二月革命在出版自由方面成果的认识：“出版自由争到了。

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沙皇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

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

纸。”[24] 
 

但是很快，列宁就不满足这种已获得的出版自由了。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认

为：“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

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出版自由’。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

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自由。”[25]因为虽然当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

三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两个首都获得了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选票，但是他们的报纸发行份额

只是现有全部报纸发行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资本以强大的经济力量控制了报纸发行量

的绝对多数，媒体实际上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在运作。列宁写道： 
 

“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

权！！１[26] 
 

于是，列宁开始计划实现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第二个“摆脱”的理想，即使报刊、印刷

所和纸张、广告从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列宁在实现出版自由的理想方面，从 1896 年谈到“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出版自由”到这

时（1917 年 9 月 28 日）强调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落脚点始

终在“全体公民”如何能够获得出版自由上。就一点而言，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是一贯

的，思维特征都没有发生变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一再强调的便是剥夺资本家对出版业

的所有权。他的思路如下： 
 

关于广告，他设想由苏维埃国家垄断经营，“宣布除了盛市苏维埃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

格勒中央苏维埃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其他任何报纸不得刊登广告”。[27]这样，就把现有的

资本家控制的大型报纸的财源掐断了。列宁设想：“要是能出版刊登各种广告的大型苏维埃

报纸，就完全能够保证更多的公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譬如能够保证每一个征集到一定数量签

名的团体发表意见。经过这样的改革，出版自由实际上就会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完备。”[28] 
 

列宁设想，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纸张由苏维埃国家公平地分配，分配方案如下： 
 

首先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 
 

第二，分配给在两个首都获得 10 或 20 万张选票的大党。列宁当时设想的国家政权是同

一社会主义方向的多党制，他从 1917 年 4 月回到彼得堡后一直这样设想，例如他在 1917
年 7 月写道：“执政阶级和各政党的更迭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29] 
1917 年 10 月写道：“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

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30] 
 



第三，分配给比较小一些的政党，以及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 
 

列宁认为，“只有这样分配纸张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

行这种分配是毫无困难的。”[31] 
 

将一般意义的，或者说原来资产阶级意义上出版自由，改造成为摆脱资本控制的全体公

民拥有的出版自由，列宁以充分的理想主义勾划了这样一幅崭新的出版自由蓝图，这在国际

共运史上是创造性的。列宁面临着即将发生的革命，使他有可能将计划付诸试验。他早在

1906 年就设想过这样一种情景： 
 

“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办报、亲自颁布法律、亲

自选举和撤换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进行管理国家的公职人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

障。也就是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的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属于人民的时候，才能

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32] 
 
 

四列宁实现出版自由理想的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 11 月 8 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一系列刊登

临时政府号召反对苏维埃政权呼吁书的报纸，逮捕了有关人员，接收了这些报纸的印刷所。

但是，其他没有参与反抗的资产阶级商业报纸和政党报纸，照常出版。11 月 9 日，列宁签

署“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法令指出：“临时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

措施以反对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报刊。”法令同时承诺：“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所有不利于报

刊的行政措施都将废止；根据这方面所规定的 广泛 进步的规定，在对法律负责的范围内，

新闻将得到充分的自由。”法令宣布了封闭报刊的三种情况（均是维护政权的政治行为），并

声明只能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才能临时或长期封闭一家报刊机构。法令 后宣布：“本法

令是临时性法令，在公众生活恢复正常后将被一项特别法令所取消。”[33]在这个文件中，

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报刊管理的法治化设想。 
 

同时，列宁基本上将他关于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设想变成了现实。胜利的当月（11 月），

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国家对广告实行垄断的布告》，在向原来的广告经营者支付了必要

的补偿（特别是偿付小经营者和股票持有人的投资）后，将所有广告企业收归国有，广告只

能由政府及各苏维埃的出版物刊载。这项措施就如列宁此前在 9 月 28 日讲到的，主要目的

是掐断大型的反动报刊的经济来源。而对商业性的小报纸来说，它们主要依靠发行量，广告

本来就很少。列宁在解释这道法令时说：“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

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

国家的领导，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

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34] 
 

但是，尽管“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是有节制的，还是在苏维埃政权内

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11 月 17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委员

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委员反对这个法令， 后会议以 34 票对 24 票通过了“关于出版问题的

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亲自写的。列宁以简洁的语言重复了他在 9 月 28 日论证的他



关于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思想： 
 

“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

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 1 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

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35] 
 

这个决议还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报刊和资本的关系，接收私人印刷所和库存纸张，

将其归苏维埃所有，“按照各政党及各团体的现实思想影响、即按其支持者的数目比例，利

用技术上的印刷手段”。[36]这意味着列宁设想的按苏维埃政党影响大小分配的出版自由设

想变成了法律。 
 

但是，这个决议以及 11 月 9 日的“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引发了左派

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 29 人，参加 11 月 17 日会议的可能近 20 人）和部分

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 62 人，参加那次会议的可能约 40 人，这次声明辞职

的 8 人）的辞职。前者声明“见诸报端的、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是政治恐

怖制度和点燃内战之火的明显的、剧烈的表现”，他们因“拒绝承担这种有害的恐怖制度”

而辞职。后者声明，他们不同意“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因“不

能对这一政策负责”而辞职。[37]这一 初的分歧表明，鉴于俄国长期的专制统治，各政党

缺乏在民主制的条件下从事政治合作的传统，动不动就以分裂相威胁。各社会主义政党共同

执政和享有出版自由，在俄国并非易事。 
 

不管怎样，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的出版政策，并不是革命一胜利就封闭了所有资产阶

级报刊和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报刊，而是基本按照列宁在革命前夕设想的，将反动的大资本

的报刊及其印刷所收归国有，将广告的发行权由国家垄断，按各社会主义政党得到的支持率

的比例分配印刷所和纸张。直到 1918 年 9 月，俄国至少有 226 种资产阶级的商业报纸和 235
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劳动派等等）报纸合法发

行。 
 

随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叛乱，苏维埃俄国处于危机中。这时不甘心于

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企图挑动德国对俄国的进攻，炸死了德国驻俄大使；孟

什维克与叛乱的白卫军勾结；俄国资产阶级拒绝接受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报刊在阶级决战时

刻绝大多数站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这样，就使这两个曾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的党变成了

非法的党，其报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报刊的反抗，使得和平利用和改造资

产阶级报刊成为不可能。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到 1918 年底，大部分资产阶级报刊和非布尔

什维克的政党报刊被封闭。这些报刊并不是一下子根据一道命令封闭的，而是各有各的封闭

原因，陆续封闭的。有的报刊封闭时还给予了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在恢复出版后仍然持敌

对立场，才 终封闭。例如右派社会革命党由于勾结反革命军队而在 1918 不 6 月被驱逐出

苏维埃，当他们于 1919 年 2 月放弃与苏维埃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取消

了当初的开除决定，准予其代表参加苏维埃的活动，并建议审判机关释放被拘留的右派社会

革命党人。 
 

再如查封孟什维克的《永远前进报》，看来当时还是比较慎重的。该报 1919 年 2 月因发

表《停止内战》的社论而被中止出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允许对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方面工作的实际批评，并认为它是有益的”，但是正当红军平息白



卫军叛乱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无异于支持白卫军。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关于中止该报

出版的行文是：“直到孟什维克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决心同高尔察克一刀两断并坚决保卫

和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为止”。决定还指出，禁止发行该报是作为孟什维克改变反苏维埃  
政府态度之前的暂时性措施。[38] 
 
 

五列宁十月革命后出版自由思想的重点：保障人民的实际自由 
 
 

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已经在二月革命后宣布实现了。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在出

版自由方面的区别在于，把形式上宣布的出版自由变成全体公民的实际上的自由。二月革命

宣布了出版自由以后，报刊、印刷所和纸张大都被大资本掌握，因而实质上并非所有公民可

以享有出版自由，列宁 1917 年 9 月所阐述的他的出版自由观，主要揭露了这种自由的不公

正性质，讨论如何使所有公民享有出版自由。他提出的措施是剥夺大资本对新闻出版的所有

权。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立即将理想付诸实践。当这种所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基本转到苏维

埃手中的时候，他这方面论述的侧重点，变成了如何将形式上宣布的自由转变为实际的自由。

1919 年 2 月列宁在党纲草案中强调指出： 
 

“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

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

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制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

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

参预国家管理，实际使用 好的集会场所、 好的印刷所和 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

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39] 
 

1918 年 7 月苏维埃五大通过的国家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也体现了列宁此后论述

的这个思想。有关条文（第十四条）规定：为了“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

不使“出版物依赖于资本”，要向工人阶级和贫农提供出版发行报纸、小册子、书籍以及其

他一切出版物的所有物质、技术手段，并保障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散发。[40] 
 

1919 年 3 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完整地阐述了列宁起草党纲时的思想，党纲

写道： 
 

“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把集会、结社、出版权等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扩大到全体公民，

但实际上，行政上的实践、主要是劳动者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总是使劳动者在资产阶级民主

下即使享有一点点权利和自由也不可能广泛使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民主首先不是在形式

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实际上将这些权利和自由给予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的居民，即

无产者和农民。为此，苏维埃政府要从资产阶级手里没收建筑物、印刷所和储藏的纸张等，

把它们完全交给劳动者及组织。”[41] 
 

列宁的这种“实际自由”的思想，经常出现在他的论述中。例如他在 1918 年 3 月在党

的七大上说：“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

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

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



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朝。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

必须夺取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42] 
 

列宁极力维护劳动人民获得自己出版物的权利，他的关注，甚至具体到工厂、旅客列车、

农村阅览室的报纸必须达到几份。他对党政机关占有大量报纸而基层群众看不到报纸的情况

进行过调查，指出：“张贴用的报纸，即给 广大群众看的报纸，少得惊人。供给首都‘各

机关’等等的报纸----大概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军人的和非军人）侵吞和官僚式地使

用的----则多得惊人”，“资本主义不是一下子就能取消的。它在‘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即用

各种借口侵吞报纸的苏维埃官僚的身上得到复活。……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以‘打击’

官僚，不让他们侵吞报纸和书籍，减少官僚分得的份额，……经常不断地减少这个数目，我

们是能够而且应当做到的。不这样做的共产党员，那是口头上的共产党员。”[43]。在这样

具体的问题上，列宁提出问题的角度，依然是将口头说的变成实际做的。 
 

从上面的引证看，列宁把无产阶级自由放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对立面，主张变形式自由为

实质自由，其前提当然不是否认资产阶级自由本身，而是要保障有利于承认这些自由的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看，列宁显然是以“人民主权”的原理在论述问题。他企图解决资产阶级

政权难以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通过人民获得的各种自由权利来使被委托者（权力的具体掌

握者）受到监督。例如他谈到苏维埃的民主原则时写道：“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

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

表，……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44]早在 1917 年 12 月，即革

命成功仅一个月，列宁就提出并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罢免权法令》，他指出：“既

能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又可罢免他们，苏维埃的真正人民性就在这里。”[45] 
 

列宁论述实际出版自由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权利被逐步

剥夺。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列宁一开始并不想全面剥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没收

的只是大资本拥有的报刊的所有权，直到 1918 年下半年，全国还有四百多家资产阶级商业

报纸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报合法存在。在政治、经济方面，列宁原来也准备采取尽可能宽松

的政策，例如逮捕了临时政府的国家银行经理，在他具结、保证不再怠工后便释放了，甚至

苏维埃政府还释放了临时政府的各个部长。剥夺资产阶级的各项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

是在资产阶级展开有组织的反抗以后。1919 年 3 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对此做了必要的说

明，强调它的特殊性和暂时性质：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坚决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同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

是绝对的顽固偏见进行思想斗争。同时，要明确指出，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对任何自由的限制

只有作为同剥削者维护和复辟其特权的企图进行斗争的暂时手段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剥削人

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一暂时手段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党要为减少乃至完全取消这些手

段而努力。”[46] 
 

显然，在这个时期如果主张“从君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以这种出

版自由来解决党和苏维埃的官僚主义，无异于重新将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交还给资产阶级。

所以，当党内的“工人反对派”米雅斯尼科夫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列宁对此提出批评，他强

调俄国当时的形势，指出：“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

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 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

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

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47]列宁关于出版自  由
是“哪个阶级的自由”的提问，便是在是这种情形下提出的。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禁止公开反对苏维埃报刊出现，其他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经济、科

学和文学的报刊及文章，列宁在世时期都是合法出版和发表。这里包括“无产阶级文化派”、

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路标转换派，甚至不直接反对苏维埃的无政府主义的报刊。列宁逝世

前 后五篇文章之一《论我国革命》，是批评孟什维克党人尼.苏汉诺夫的札记《谈我国革命》

（1922 年出版），他批评得很尖锐，但并不认为出版这本书是个错误。 
 
 

六 几点结论 
 
 

列宁将他关于出版自由的理想变成现实的试验是创造性的，但历史证明是不够成功的。

并非理论上不对，而在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都不可能使列宁的理想完全变成现实。原因如下： 
 

一，列宁为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实际的出版自由，剥夺了大资本对媒体的所有权，本来

想通过公平地分配给各个联合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各个公民团体，由他们代表各个劳动阶

级或阶层，同时通过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报刊来为劳动群众服务。但是实际情况是，在一年

内，联合执政的另外两个主要的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采取非法的手段颠覆苏

维埃政权，资产阶级的反抗异常强烈，为了保住新生的革命政权，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将这两

个党驱逐出政权机构，宣布它们非法，封闭他们的党报，封闭资产阶级报刊。另外，达到一

定数量的公民团体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后来的阶级斗争形势又不允许形成众多

的利益团体。这样，列宁原来设想的不同政党和团体的报刊代表各个劳动阶级和阶层，使他

们获得实际的出版自由的设想，变成了由布尔什维克一个党和这个党直接领导的苏维埃的报

刊代表劳动人民行使出版自由。列宁同时设想的对执政者的各项监督机制（报刊批评本身也

是其中的一种），后来也没有实际发挥作用。这样，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以后，劳动人民实际

的出版自由，就变成了由党和苏维埃的新的官方媒体来“代表”他们的模式，原来理想的设

想异化为它的对立面。 
 

二，当时实行没有商品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试验，报刊也在其中。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

自由的批判中，把报刊的市场化生产和经营也看作是妨碍劳动人民实际获得出版自由的障

碍。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一度为防止官僚们占有过多的报刊而坚持继续实行报刊分配

制，后来才恢复订阅制；广告的垄断使苏维埃政府的报刊以人民的名义获得了一定的财源，

但也限制了其他媒体发展的经济空间。不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发展新闻出版业，那么报刊就只

能以行政分配的方式散发，而主持分配的行政机构难以受到监督，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实

际获得的出版自由就很难得到保障。 
 

三，当社会生产的总体水平低下，包括精神生产还很贫乏的时候，是不可能谈得上人民

的出版自由的。当列宁为生活在基层的劳动人民每百人或每千人能够多看到几份报纸而与官

僚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列宁那颗善良的心，但是这种条件下谈论的出版自由，

即使报纸分配得很公平，叫人无可挑剔，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这就如同人们在争取基本生



活资料的时候想象的共产主义未来一样，会是可笑的。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也必须建立在社

会精神生产较为发达的基础之上。 
 

四，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实质既然在于“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那么公民

本身的素质应该能够达到独立发表意见的水平。当时俄国公民中文盲比例很高，列宁也说过，

在一个文盲的社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当时即使实现列宁说设想的多党和众多公民团体

拥有不同比例的物质传播手段，真正能够有能力发表意见的人数，所占比例也是很小的，实

际上无法摆脱由少数人代替多数人发表意见的状况。实际上报刊的主要任务是从上到下的教

育、引导，而不可能使报刊成为公民自主发表意见的场所。 
 

看来，列宁当时想得过于简单和理想化了，以为只要消灭了商品经济，报刊和传播的物

质手段收归国有，就能保障劳动人民完全实际地获得出版自由。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无

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只能建立在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完善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生产较为发达和

精神产品相当丰富的基础之上，公众的文化素质达到一定水平，法治观念普及，新闻传播业

的管理现代化。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才可能过渡到未来共产主义的

自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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